
黄狗乌利

人们都把狗看成是最讲义气、最最忠诚的动物。“忠实的走狗”，

是人们口边上常说的话。

也许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例外。这里讲的黄狗

乌利，就是一条狗背叛主人的故事。

乌利是一只小黄狗。浑身长着浓密的黄毛，是一只血统最杂的混

血狗。

它兼有各种狗的特征，是混有各种血统的大杂种。它还是一只血

统古老的良种狗，因为它长得跟所有狗类的老祖宗——胡狼非常相

像。

胡狼的学名就是“黄狗”的意思。胡狼的不少特征，也可以从它

已经驯化了的后代身上看得出来。这种平凡的杂种狗，机灵活泼，吃

苦耐劳。在真正的生活斗争中，它所具备的条件，比所有的“纯种”

同类好得多。

这种胡狼型的遗传，有时候更来得明显，它又狡猾，又凶狠，还

能像狼那样咬人。而且它天生有一种奇特的野性，尽管它还有一些比

较驯良的、逗人喜爱的地方，可是在受到虐待，或是在患难生活过久

了的时候，这种野性就会发展成为可怕的叛逆行为。

就拿这小乌利来说吧，它出生在加拿大遥远的契维奥茨山上。在

一窝小狗当中，只有它被主人留养了下来。小乌利的幼年时代，过的

是一种牧羊生活，跟它做伴儿的，是一个老牧羊人，名叫罗宾，到两

岁的时候，乌利已经完全长大了，同时也经过了全套的牧羊训练。它



对羊群非常熟悉，以致老牧羊人对它的聪明能干终于信任到了这样的

地步：他自己经常泡在酒店里，让乌利在小山上看管笨头笨脑的羊群。

鸟利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在很多方面部显示出它是只极有发展前途

的聪明的小狗。它对糊里糊涂过日子的罗宾，也从来没有瞧不起过。

这位终日在醉乡中寻乐的老牧羊人，对乌利极少采用粗暴的行为，所

以乌利就对他特别驯服，特别尊敬。因而在乌利的心日中，就没有再

比罗宾更伟大的人物了。

这一年，罗宾奉主人的指派，带着乌利，赶着三百七十四只羊到

遥远的约克州市场上去卖。他们平安无事地走了上百里地，到了蒂尼

河，羊群被赶上渡船，安全地在烟雾弥漫的南盾上了岸。走了不一会，

就到了大街上。一上街，见这么多人，三百七十四只羊都惊慌起来，

根本不顾牧羊人的看管，就在大街上径自乱窜。

这一下可把罗宾急死了。他朝四处乱窜的羊群呆望了半分钟，就

发命令说：“乌利，去把它们抓回来。”他动过这番脑筋以后，便坐

下来，点上烟斗，等着。

对乌利来说，罗宾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声音。它马上朝三百七十四

个不同的方向奔去，把所有奔散在四处的迷路羊拦集在一起，然后把

它们带回到罗宾前面的渡口小屋那儿。这时候，罗宾已经吸足了烟，

正在打盹呢。当乌利把羊赶到他面前时，他便开始清点数目——370，

371，372，373..

“乌利，”他责备说，“这儿不全。还少一只呢。”乌利似乎听

懂了，它一个冲锋奔了出去，到全城去找寻那只丢失的羊去了。



乌利走了不久，有个小孩向罗宾指出说，羊群全部都在，整整三

百七十四只。这一下可叫罗宾进退两难了。主人命令他尽快到约克州

去，但他又知道乌利的自尊心很强，要是找不到那只羊，它是决不肯

回来的，即使是偷也要把羊偷回来。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几次，结果

都弄得很麻烦。现在该怎么办呢？乌利是一只好狗，丢了它实在可惜，

可是主人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啊。

再说，要是乌利真的另外去偷一只羊来凑数的话，那后果又将怎

样呢？这会儿是在异乡客地呀。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放弃乌利，便一

个人带着羊群继续往前走去。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那就没人知道，

也没人去注意了。

那老酒鬼继续向前走，就让他走去吧，我们不再提起，还是接着

讲我们的乌利吧。

这时候，乌利在大街上跑了好几里路，白费气力地在那儿寻找老

酒鬼说的那只“丢失”的羊。它找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它精疲力竭

地回到了渡口，然而主人和羊群已经无影无踪了。它难过极了。那样

子叫人见了真觉得可怜。

它一面呜呜地叫着。一面四处奔跑，接着又搭上了渡船，到河对

岸去寻找罗宾。然而，往来行人大多，牛马猪羊，各种牲口都有，它

无法辨出主人留下的气味。它只好又到南盾来找，它花了整整一夜的

工夫，来找寻那个它所崇拜的家伙。第二天它还是继续找，好几次地

渡过河去又渡过河来，它注意着每一个到河这边来的人，而且都要去

嗅嗅他们，同时还用心良苦地不断到邻近的那些酒店里，寻找自己的



主人。它明白，主人总喜欢呆在有酒味的地方。

但一无所获。过了一天，它竟开始有意识地嗅起所有打渡口那儿

经过的人。

它似乎明白，主人卖了羊会往回走的。

这儿的渡船每天要来回五十次，每一次平均有一百人，但乌利总

是站在跳板上，嗅着打这儿经过的每一双脚，从来没有漏掉一个。每

一天，乌利用这种方式检查过的脚，足足有五千双，一万只。就这样

它一天又一天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了整整一个札拜，好像连食物也不

想吃了。可是没多久，饥饿和忧伤开始在它身上发生了作用。它瘦下

来了，脾气也变坏了。变得谁也不能去碰它一下，无论哪个要是想干

涉它那日常的嗅脚工作，那它就要跳起来跟他拚命。

日子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乌利坚守在渡口那儿，等

候着它那永不露面的主人。它这种忠心耿耿的行为，逐渐引起了周围

人们的敬意。

大家纷纷给它送吃的，它对周围的人也慢慢地和气起来。

这只忠心耿耿的小狗，一直在渡口那儿坚守了整整两年。它一个

不漏地嗅着打跳板上经过的每一双脚，算起来已经有六百万只了。但

是都白费力气。

有一天，有一个壮实的牲口贩子，大踏步地从渡船停泊处走下来

的时候，乌利机械地嗅查着这个新来的人。它突然惊跳起来，耸起全

身的黄毛，浑身打着哆嗦，还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吠叫。它把

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牲口贩子身上了。



当这个牲口贩子正要惊慌时，乌利却对他摇头摆尾地讨好起来。

原来这个牲口贩子名叫道利，他跟罗宾非常熟悉。他戴的手套、围的

围巾，全是罗宾送的。乌利嗅到了主人身上的气味，知道要更进一步

去接近这位走失了的崇拜者，已经是没有希望了。于是，它放弃了渡

口的工作岗位，明显地表示愿意永远追随这副手套的主人。而道利呢，

也非常高兴地把乌利带到了约克州山中的老家里。从此以后，乌利又

重新过着它的牧羊生活，成了一群羊的看管者。

乌利看管的羊群在约克州的蒙撒台尔。它跟从前一样，非常机智

地看管着道利家的羊群，白天看守它们吃草，晚上把它们赶进羊栏。

作为一只狗来说，它显得淡漠，不大关心，并且碰上生人就龇牙咧嘴

地要咬人。可是时羊群的照顾却专心一致，毫不含糊，所以那一年，

尽管邻近一些农民家的鸡羊常被老鹰和狐狸吃掉一些，但是道利家却

没有损失过一只羊。

蒙撤台尔并不是捕猎狐狸的好地方。岩石重迭的山脊，陡峭的悬

崖绝壁，多得叫人感到头痛。再加上岩石耸立，到处都是做窝潜伏的

安全地。因此，在蒙撒台尔这样的地方，狐狸猖獗，家禽，羊羔或羊，

最后连牛犊，也常被狐狸吃掉，有些被咬伤。

所有这些伤杀事故，当然全归罪在狐狸身上，可是谁也没有清清

楚楚地看见过狐狸出来咬过牛羊。因为一般来说，狐狸是不敢咬羊和

牛的呀。这年冬天，蒙撤台尔的农民集合起来，进行全面性的搜捕，

并且要打破各种狩猎规章的约束，用一切办法把这儿所有的狐狸干

掉。可大家自费力气，一只狐狸也没打到。



可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有个农民却看到了个奇迹。他在

羊栏那儿轩弯的时候，正好“刚”地忽闪出一道雪亮的闪电。由于电

光的照耀，他看到不远处蹲着一只挺大的狐狸，但看上去又有点儿像

狼。它那两只凶狠的眼睛直愣楞地瞪着他，并且还富有暗乐性地舐着

嘴巴子。当时他以为是看错了。可是弟二天早晨，就在这儿一个羊栏

里，发现了二十三只羊和羊羔的尸体，这是谁干的？是狐？还是狼？

谁也说不清。

当地只有一户没有受到过损害，那就是道利家，特别叫人感到惊

奇的是，他就住在受害区的中心。忠实的乌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单

是它自己就抵得上邻近所有的狗了。每天晚上，它把羊群赶回家去，

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只。

那些疯狐狸要是高兴的话，也可以到道利的庄园去洗劫一番的，

可是机灵勇敢的乌利却比它的对手强，它不仅保全了主人的羊群，连

自己也没有受到损伤。因此大家极其尊重它，要不是它的脾气倔强，

越来越成了任性子，很可能会成为大众的宠儿的。它对道利和道利的

大女儿荷达，似乎很喜欢，荷达是个聪明漂亮的大姑娘，掌管着全家

的家务，也是乌利的特别保护人。道利家其余的人，乌利跟他们也还

过得去，可是对本村的或外来的，不论是人还是狗，它好像全都憎恨。

到十二月末尾，下起雪来了，可是蒙撒台尔的农民们，还在夜夜

给“疯狐狸”付出牺牲品。可怜的寡妇盖尔特，她所有的二十只羊，

全部都被活活地弄死了。最令人憎恨的是，这可恶的刽子乎，它不是

为了饥饿而来的，它仿佛存心是恶作剧，仅仅把牲口弄死而已。这个



令人震怒的不幸消息，第二天一清早就传了开来。那些身体壮实的农

民，毫不掩饰地带着枪，循着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子，开始追踪搜寻，

要弄个水落石出。这些脚印是一只大狐狸留下的，没问题，一定又是

那个血案累累的大坏蛋。刚上来的脚印子非常清楚，可是到了河边，

它斜着朝下游的方向走了一大段路，再跳进没有结冰的浅水里。耐心

的猎人们还是坚持往下找。等到穿过平平的雪地，来到公路上时，然

后又沿着一条路，直奔到道利的庄园里去了。

那天因为下雪，羊群都没放出来。乌利没有经常的活儿好于，就

躺在几块木板上晒太阳。猎人们跑近屋子的时候，它狂野地叫了一声，

接着就偷偷溜到羊群那儿去了。农民们走到乌利踏过的新雪地上一

看，马上显出一副发愣的样子，接着，有个老头儿指着那只正在后退

的牧羊狗，人声他说：”伙计们，逮狐狸我们走错了门路，可是弄死

寡妇羊群的凶手可找到啦！”

于是，大家把道利喊出来，告诉他，他家的牧羊狗弄死了盖尔特

寡妇的二十只羊。

道利听了，很生气，连声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

大家把早晨跟踪而来的经过讲了一遍，道利还是不相信。他一口

咬定，认为这只是一种妒忌性的阴谋，想抢走他的乌利。他不由生气

地吼着说：”

乌利夜夜都睡在厨房里。不叫它放羊，它从来就没出去过。你们

瞧，它一年到头跟我们的羊群守在一起，我压根儿就没少过一只羊。”

双方话说不到一块儿，差点吵起来，幸亏荷达出了个好主意，才把双



方的火气平息了。

荷达说：“今儿晚上让我睡在厨房里。要是乌利从哪儿出去的话，

我会看见的。要是没往外跑，而村子里又出了弄死羊的事，那咱们就

可以证明不是乌利干的了。”

这个主意不错，大家答应了，也就一个个回家了。

道利根本不相信他心爱的乌利会干那种事，但为了证实乌利是清

白的，他也答应了。他对女儿说：“你肯定白费心血。”

当夜，荷达就躺在长靠椅上，乌利还是跟往常一样，睡在桌子底

下。夜，渐渐地深了，荷达没敢合眼。她看到，这时乌利变得烦躁不

安起来，翻来覆去地没法安心，并且还爬起来一两次，伸伸腰，朝荷

达望望，再重新躺下。

到了两点钟光景，一种奇特的冲动，使它好像设法再支持下去了，

于是它又悄悄地爬了起来，先朝低矮的窗户望了望，又对一动不动的

姑娘瞧了瞧。荷达躺在靠椅上，安静地呼吸着，好像睡着了似的。乌

利慢慢地走近她身边，嗅了嗅，往她脸上喷了一口气。她一动也没动。

它用鼻子轻轻地把她推了推，然后耸起耳朵，侧着脑袋，把她平静的

脸儿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还是看不出什么动静，它才静悄俏地走到窗

前，毫无声息地跳到桌上，鼻子凑到窗闩底下，把份量不重的窗框顶

起来，直到能放进一只脚爪才算完事。接着它又换了一套花样，又把

鼻子凑到窗框底下，把它顶到足够可以爬出去的高度，于是一面往外

爬，一面让窗框顺着脊梁、屁股和尾巴往下滑落。那种动作熟练的样

子，说明它对这门功夫具有丰富的经验。接着它就消失在黑暗里了。



荷达躺在长靠椅里，惊奇地注视它的一举一动。她又等了一会儿，

肯定乌利已经走掉了，这才站起身来，打算马上去把父亲叫来，但转

念一想，又决定等到有了更富有决定性的证据时再说。她朝漆黑的屋

外望了望，乌利的踪影一点也没有。她往壁炉里加了些木柴，又重新

躺了下来，有一个多钟头，她眼睁睁地躺在那儿，倾听着厨房里时钟

的滴答声。无论哪种轻微的声响，都使她感到心惊。她摸不透，这只

狗到底在干些什么。难道寡妇家的羊群真是它弄死的？可是，它对自

己的羊群和善亲切的态度，又涌上她的心头，使她更加迷惑不解起来。

时钟滴滴答答，一个钟头又慢慢地过去了。她听见窗户那儿发出

一种轻微的声音，心里禁不住噗噗直跳。紧接着，一阵扒抓的声响之

后，窗框便又升了起来，没多大功夫，乌利已经关好窗户回到厨房里

来了。

借着炉火摇动不定的火光，荷达看见它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奇

特的、野性的亮光。它的嘴巴上，它淡黄色的胸脯上，溅满了鲜血。

它屏住气，仔细地把姑娘端视了一番。看她没什么动静，就躺下来，

开始舐它的爪子和嘴巴，一面好像在回忆什么新近发生的事情似的，

还低低地吼叫了一两次。

荷达实在看不下去了。毫无疑问，邻居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是乌利咬死了村子里的羊羔，她站起身来，直盯着乌利喊道：“乌利

呀！乌利！你这只可怕的畜生。”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的斥责，响得静静的厨房里传遍了这样的

声音。



乌利好像中了枪弹似的蜷缩着。它绝望地朝那扇着。

紧闭的窗户瞥了一眼。它的眼睛闪闪发光，身上的毛也竖了起来。

可是在荷达的注视下，又显得畏缩起来，活像求饶似地在地上趴着。

它好像要去舐荷达的脚，慢吞吞地朝她越爬越近，等到快要紧挨着的

时候，它突然像猛虎似地、一声不响地朝她喉咙扑去。

荷达根本没有防备这一着，但总算及时地抬起胳膊把咽喉挡住

了。可是乌利的长而发亮的獠牙，已经啃进她胳膊的皮肉，咬到骨头

了。

“爸爸！爸爸！”她死命地喊叫着，那只发疯的黄毛狗，竭力想

弄死她，狠命地撕咬着那毫无掩护的、天天喂给它吃食的双手。

她挣扎着，想把它挡开，但是一点也没有用。等到道利冲进来的

时候，乌利马上要咬住她的喉咙了。道利一见这情景，顺手拿起桌子

上的一把砍柴刀去救女儿。

看见有人来帮忙，乌利马上一个纵身，用一种同样可怕的沉默，

径直朝道利身上扑去。它一次又一次狠命地撕咬他，直到道利的柴刀

给了它一下致命的打击以后，才一家伙倒在石板上，喘着气，痛苦地

翻滚着。可它还是挣扎反抗，接着，道利又是一下，打得它的脑浆在

火炉边流了出来。

这只聪明、凶猛、曾忠于主人、最终背叛了主人的乌利，这才彻

底断了气。


